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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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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境地区是内陆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化城镇空间格局的重要

组成。本文深入分析 2000—2015年中国 134个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发展格局，基于边境地区城

镇化特征构建驱动力体系，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边境地区城镇化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15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面临城镇化发展

滞后、动力不足的困境。② 同期，西北、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偏低、但增速较快；西藏边境的

城镇化水平最低、增速平缓；东北、北部边境的城镇化水平稍高、但城镇化速度缓慢甚至停滞。

③ 交通力和产业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贡献最大，市场力作用较小，各种驱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

相互加强作用。④ 西北、西南边境分别形成了以产业力和交通力、市场力和行政力为主要驱动

力的城镇化发展机制；西藏边境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薄弱，尚未形成具有较强贡献作用的城

镇化驱动力；东北、北部边境的交通力对城镇化贡献较大，与市场、产业的交互增强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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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边境地区受地理区位、交通条件及资源禀赋的限制，人口比较稀疏，经济发展
动力不足，城镇化进程相对较慢。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优化城镇空间格局的进程。2018年中国134个边境县级行政
区中有36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重点关注的地区。另
一方面，边境地区尤其边境口岸，是中国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1]。特别是2013年中国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边境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优化边境市场环境、推进
双边合作、带动边境地区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此态势下，深入解析中国边境地
区的城镇化发展格局、研究其城镇化发展驱动力，对优化中国城镇格局、实现区域协调
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城镇化格局进行研究[2-6]，其中城镇化过程及其动力机制
是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地理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例
如，陈明星等[7]研究发现城镇化动力因子呈现多元化特征，市场力是主要驱动力，其后依
次是内源力、行政力和外向力；刘彦随等[8]研究县域城镇化的驱动因素，认为县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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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
是影响县域城镇化格局的主要因素；王建康等[9]基于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
现，劳动力、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基础设施及产业结构均起到正向的促进
作用；高金龙等[10]认为人口集聚、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市特性及地理区位等是中国
县域土地城镇化差异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吴一凡等[11]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性质、人
口规模、政府决策行为、地理区位和地区内部差距是人口与土地城镇化耦合态势的主要
驱动因素。

总体来看，中国城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全国层面或中东部地区，对于边境地区的研
究相对较少。中国边境地区远离区域经济中心，城镇化进程相对滞后；而且由于边境地
区特殊的地理区位和地缘环境，其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必然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同
时，随着县域和中小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提升，县域城镇化发展日益成
为城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8, 10]。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边境地区的134个县级单元为研
究对象，采用地理探测器等分析方法，研究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格
局；并力图构建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驱动力框架，深入探析其发展驱动力，以期丰富
城镇化、边境地区相关研究。

2 研究框架

2.1 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独特性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11-12]，比全国城镇化进程存在一定的滞后。同时，

受特殊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地缘环境的影响[13]，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驱动机制与以往
研究成果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一定特殊性。

自然环境方面，中国边境地区自然环境差异大，且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不利因素较
多。天山山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等对边境地区的对外联系形成了一定的阻隔，
不利于城市的建设和空间扩张。同时，内蒙古、新疆、西藏很多边境县域气候寒冷干
旱，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增加了经济发展的成本，不利于人口集聚。

人口及社会方面，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比高，这些民族大多跨境分布，为与临
近国家的交往合作提供了社会基础[14]。此外，边境地区人口密度较低，由于没有足够的
门槛人口数量，缺乏较高级别的教育、娱乐、甚至必要的基础设施，对城镇化造成了一
定的阻碍[15]。

交通建设方面，边境地区涉及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重接轨。对国内市场的内向延
伸中，边境交通线路密度较低，与国内核心市场分割、经济空间布局分散，要素流动受
阻[16]。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开放中，受边境效应的影响，交通网络大多在边境截断，仅有
偶尔的支线通过，缺少交通枢纽[17]。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边境地区与国际
市场的互联互通逐渐加强，边境地区交通边缘性特征有所改善[18]。

经贸合作方面，跨境的经贸合作是边境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边境地区两边不同的
要素禀赋和发展差异会给潜在的地区经济合作带来吸引和刺激，加上地理临近和文化亲
近，边境地区倾向于发展成为具有共享、互换两侧资源的功能空间[19-20]。但边界“屏蔽效
应”也可能对经贸交流产生阻碍作用[14]。

地缘环境方面，边境地区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缓冲地区，也是国家安全中的薄弱和
敏感地区[21-22]，其城镇化过程易受地缘政治影响。不稳定的地缘环境可能导致边境地区人
口大量流失、开放程度低、边境安全受威胁等，不利于其城镇化[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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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条件方面，中国城市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区域战略等引导的资本积累和资
源配置结果，但区域政策条件的演变使边境地区的政策优势地位不断变化。西部大开发
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等为边境地区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产业发展方面，边境地区工业落后、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城镇化的产业基础相对较
弱。但边境县域旅游资源开发价值较高[24]，边境旅游作为“兴边富民”的重要战略产业[25]

是边境地区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26-27]。
2.2 城镇化驱动力体系构建

考虑到边境地区的独特性，将已有研究中相关性较强的驱动因素合并，将边境地区
的城镇化驱动力归纳为自然力、行政力、市场力、产业力、交通力和社会力。

如表 1 所示，自然力反映的城镇化的自然基础条件，衡量当地宜居程度及资源情
况[28]，即其对城市所集聚人口的吸引与容纳能力；考虑到边境地区的自然条件及资源情
况，以年均降水、年均气温、平均海拔和耕地资源为代表指标。行政力为国家和地方政
策为该地区提供的“先发权”，以支撑地区更好地调配资金、土地等要素实现经济建设和
城市发展[29-30]；本文选用地方财政支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优惠指数等指标[31-32]。
市场力衡量地区国内外市场规模及潜力；鉴于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的城镇发展由边境贸易
带动明显[22]，本文在市场力指标选择上强调边境贸易、贸易双方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市
场融合程度等[33]。产业力从总体经济规模、工业发展态势及边境地区具有前景和优势的
产业3个方面[34-36]选择地区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和旅游业收入等3个指标。交通力衡量边
境地区作为跨境运输通道的节点在对内连通和外向延伸两个方面的发展程度，包括陆路
交通[37]及航空运输，本文选取交通线密度、外向通道中的地位、航空运输[38]等3个方面的
指标。社会力反映地区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包括医疗、教育两个方面的指标；另
外，由于边境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集聚区，也是边境地区跨境交流的重要人文因素，因
此选取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指标。

关于各指标的权重，首先，本文参考已有文献和实地调研资料，对各指标权重进行
初步赋值；其次，在边境地区政府官员、企业负责人、个体商户的实地调研与访谈中，
进一步根据实际情况修订权重；同时，征求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相关人员以及边境地
区研究专家的意见，最终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表1）。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3.1 研究方法
（1） CV系数。本文运用CV系数衡量边境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差异，即134个边

境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标准差除以平均值。
（2）地理探测器。本文应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析边境城镇化的驱动因子及其交互

作用。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工具[8, 39]，本文使
用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因子探测主要测度不同驱动因子对城镇化的解释程度，计算公
式为：

qD, H = 1 - 1
nσ2∑

h = 1

L

nhσh
2 （1）

式中，qD, H为驱动要素D对城镇化水平H的解释程度；n、σ2分别为样本量和方差；nh、σh

分别为h层（h = 1, 2…L）样本量和方差。qD, H取值范围为[0, 1]，数值越大表明驱动要素
对城镇化水平的解释力越大，1说明驱动因素与城镇化水平完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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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发展驱动力及其指标权重
Tab. 1 Driver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s border areas and their weights

自然力

行政力

市场力

产业力

交通力

社会力

指标

年均降水

年均气温

平均海拔

耕地面积

地方财政支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政策优惠指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双边贸易额

双边经济融合水平

市场机会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旅游收入

地区生产总值

运输线密度

交通地位

航空建设水平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教育水平

医疗水平

单位

mm

℃

km

hm2

万元

万元

/

万元

万美元

/

/

万元

百万美元

亿元

km/km2

/

/

/

人

张

指标解释

衡量气候条件宜居程度，各县级单元各年
的平均降水量

衡量气候条件宜居程度，各县级单元各年
的平均气温

衡量边境地区的地形条件，各县级单元的
平均海拔

衡量边境地区的耕地资源规模

衡量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调控能力

衡量地方政府的经济能力

衡量国家政策扶持力度(根据下述5项政策
条件进行0~5的赋值，每一项对应1分)
1 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
2 沿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现代农业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
3 边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或兴边富民
试点
4 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5 跨境经济合作区

衡量边境地区所占有的国内市场的规模

衡量边境地区的贸易发展水平

衡量双边贸易环境(对融合水平进行0~3的
赋值)
0 两国未加入任何贸易协议
1 两国都加入了经济组织或协议，如WTO、
CAFTA、BRI等
2 两国进入双边贸易协商阶段
3 两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衡量边境地区毗邻国家的市场规模、市场
预期等 (以邻国人均 GDP/边境地区人均
GDP表示)

衡量工业化的水平

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

衡量产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衡量连接国内的交通通达水平(运输线长度
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包括公路和铁路
线路)

判断县域是否是对外开放中重要的交通
节点
衡量航空发展水平(对机场建设态势进行
0~3的赋值)
0 无3C或以上等级机场
1 有3C等级机场
2 有4C等级机场
3 有4D等级机场

衡量与邻近国家社会文化融合

衡量每万人中小学生及普通中学在校生数

每万人所有的医疗机构床位数

数据来源

中国气象数据网

中国气象数据网

地理空间数据云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
展统计数据库

县域统计年鉴

县域统计年鉴

商务部、发改委网站

县域统计年鉴

国际贸易中心数据
库
商务部、发改委网站

县域统计年鉴，世
界银行数据库

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县域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

商务部、发改委网站

通航资源网

人口普查

县域统计年鉴

县域统计年鉴

权重

0.25

0.25

0.25

0.25

0.30

0.30

0.40

0.40

0.20

0.20

0.20

0.40

0.30

0.30

0.40

0.30

0.30

0.40

0.30

0.30

1606



8期 宋周莺 等：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力

交互探测用于识别多个主要驱动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即驱动因子X1和X2共同作用
是否会增加或减弱对因变量Y的解释力，或二者对Y的影响是独立的。
3.2 研究区域

研究区域包含134个中国陆域边境县（图1）。为了分析方便，根据社会经济与自然
环境的差异，将边境地区进一步划分为5个区域，即由东北三省边境县域组成的东北边
境地区、由内蒙古和甘肃边境县域组成的北部边境地区、由新疆和西藏边境县域组成的
西北边境地区和西藏边境地区，以及由云南、广西边境县域组成的西南边境地区[28]。
3.3 数据来源

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衡量指标，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再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进行补充；个别年份某些边境
县域没有人口数据的，运用联合国人口测算法推算。降水、气温、海拔、耕地面积等自
然环境与资源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地理空间数据云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库；政策优惠数据主要来源于商务部、发改委等官方网站，以及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
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中的沿边重点地区名录。毗邻国
家的GDP、贸易协议等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等官方网站。

4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格局

4.1 发展态势
2000—2015 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

升，但边境地区受区位偏远、交通落后等
因素制约，城镇化发展非常缓慢，城镇化
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与全国平均
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如图2所示，2000年
边境地区平均城镇化水平为 34.81%，高于
同期的西部、中部地区，接近全国平均水
平。此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
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城镇
化水平迅速提高；而边境地区则相对较
慢。2003 年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被中部地
区超越，2012年被西部地区超越，2015年
边境地区城镇化率为 44.84%，低于中西部
地区，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个百分点。
4.2 时空格局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CV
指数从0.713下降至0.520，空间差异呈较明
显的缩小态势。但边境地区城镇化空间格
局变化不大，东北及北部边境地区的城镇
化水平较高，西北、西藏及西南边境地区
的城镇化水平较低。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
法，以 25%、40%、55%和 70%为分界点，
将边境县域的城镇化分为低、较低、中
等、较高和高水平5大类（图3）。

图2 2000—2015年中国各区域的城镇化率变化
Fig. 2 Changes in average urbanization rate in China

by region, 2000-2015

图1 研究区域
Fig. 1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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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西北、西藏及西南边境地区除西南边境的防城港、东兴、凭祥、芒市、陇
川、瑞丽，西藏边境的噶尔，以及西北边境的阿勒泰、哈密等县域外，其他县域的城镇
化率均低于40%，为较低或低水平。其中西藏仲巴、萨嘎、定日、岗巴等县域的城镇化
水平甚至低于5%，全国最低。东北及北部边境地区除东北边境的逊克、鸡东、绥滨、抚
远、宽甸、东港，以及北部边境的科尔沁右翼前旗、四子王旗、达茂联合旗、乌拉特中
旗等县域外，其他县域的城镇化率均高于40%，为中等及更高水平。其中二连浩特、满
洲里、阿尔山、漠河、塔河等县域的城镇化水平最高，均超过90%。

2015年西北边境北部的博乐、塔城、福海、奇台，北部边境中部的肃北、阿拉善左
旗、四王子旗，东北边境东部的呼玛、同江、抚远、东宁、珲春、抚远等县域的城镇化
水平有明显提升。西北边境的北部县域城镇化率提升至中等水平以上，但和田、皮山、
乌什、叶城、阿克陶等县域的城镇化率低于20%。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略有提升，但
西藏边境仍处于连片的低水平阶段。东北及北部边境大部分县域的城镇化率高于 55%，
处于较高或高水平；仅科尔沁右翼前旗、穆棱的城镇化率低于40%。
4.3 发展模式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率增长普遍较慢，大部分县域的城镇化率增长
在10%以下，有些城镇甚至出现倒退。根据自然间断点分级法，以0、10%和20%为分界
点，将其划分为负增长、低速增长、中速增长和高速增长4种类型（图4）。西北边境的
北部和西南边境的部分地区的城镇化率呈
高速增长；但西北边境的南部、北部边境
的东部、东北边境的南部等部分县域面临
人口流失问题，城镇化率呈负增长。

以 2000年城镇化水平为准，将边境县
域划分为中等水平以下（L）和中等水平以
上（H）；以 2000—2015年城镇化率增长速
度为准，划分负增长 （N）、中低速增长
（S） 和高速增长 （F）；结合以上两个指
标，将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划分为6
种类型 （图 5）。H-N 模式主要是东北边
境、北部边境的东部；H-S模式主要是东北
边境的南部、北部边境的西部；L-F模式集

图3 2000年和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格局
Fig. 3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in 2000 and 2015

图4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率增长速度
Fig. 4 Growth rate of urbanization rate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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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西北、西南边境；L-N模式县域较少，
且在空间上零星分布；L-S模式县域最多，
在空间上的分布较广。总体而言，西北、
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偏低、城镇化率以
中高速增长；西藏边境的城镇化水平最
低、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东北、北部边境
的城镇化水平稍高、但城镇化速度缓慢甚
至停滞。

5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的
驱动力分析

5.1 总体驱动力分析
因子探测结果显示（表2），交通力和产业力对边境城镇化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社会

力、自然力和行政力，市场力作用相对较小。① 交通力是边境地区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因
素。主要由于地理位置边缘性，边境地区交通条件仍普遍较薄弱，较小的交通条件改善
就能获得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例如博乐、凭祥等边境县通过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吸
引人流、物流，聚集商贸活动，极大带动了城市发展。② 产业力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
的主要因素。具体来看，丹东、东港、鸡东、密山等东北边境县域的产业发展水平较
高，带动城镇化水平提升；洛扎、错那、康马等西藏边境县域的产业规模小、发展严重
滞后，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③ 社会力和自然力分别从社会服务和自然环境两个方面塑
造宜居环境，吸引人口向城市集聚，但对于边境地区城镇化作用相对较小。地方和国家
的政策支撑能给边境地区带来一定的发展优势，但由于近年来中国对边境地区的优惠政
策相对弱化，在较大的地域范围上行政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的作用很有限。另外，市场
力对边境城镇化作用有限，这与边境地区产业规模有限、交通条件落后有关，缺乏充足
的贸易商品供给，也没有足够的腹地支撑，边境地区的市场潜力未能发挥出来。

表2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驱动力因子探测结果
Tab. 2 Factor detector results of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全部边境地区

东北边境

北部边境

西北边境

西藏边境

西南边境

自然力

0.103***

(0.000)

0.248***

(0.000)

0.092***

(0.000)

0.063***

(0.000)

0.114***

(0.000)

0.037***

(0.000)

行政力

0.096***

(0.000)

0.073***

(0.000)

0.132***

(0.000)

0.099***

(0.000)

0.036**

(0.042)

0.173***

(0.000)

市场力

0.058***

(0.000)

0.018*

(0.068)

0.199***

(0.000)

0.048***

(0.000)

0.052***

(0.007)

0.198***

(0.000)

产业力

0.204***

(0.000)

0.014

(0.135)

0.039**

(0.017)

0.232***

(0.000)

0.017

(0.324)

0.064***

(0.000)

交通力

0.224***

(0.000)

0.133***

(0.000)

0.190***

(0.000)

0.228***

(0.000)

0.040

(0.256)

0.138***

(0.000)

社会力

0.166***

(0.000)

0.069***

(0.000)

0.151***

(0.000)

0.016*

(0.084)

0.072***

(0.000)

0.108***

(0.000)

注：括号中为其上方各q统计量对应的p值；***、**、*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图5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模式的空间差异
Fig. 5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ment types for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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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探测结果显示（图6），六大驱动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的推动过程中存在交互作
用，以非线性加强为主、部分双线性加强。可见，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是自然本底、
经济、政策、产业、交通、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力与
社会力、交通力、产业力、市场力的交互作用最强，自然环境与资源仍然是城市发展的
基础，影响了其他驱动力的作用效果。另外，市场力—交通力、行政力—市场力的交互
加强效果显著，主要因为边境贸易活动需要通过交通线路连接供应市场和销售市场，较
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之间相互促进，有利于共同提升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另
外，在边境地区推进的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等行政因素有利
于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地区的市场力，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

5.2 分区域驱动力分析
东北边境的城镇化过程中，交通力、行政力、社会力和自然力均有显著作用，市场

力作用次之，产业力作用不强。一方面，自然力贡献力最大，相对充沛的降水、广袤的
平原和丰富的耕地资源，为东北边境的城镇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交通力的贡献力其
次，主要因为东北地区绥芬河、黑河、珲春、和龙、丹东等口岸连接国际通道，汇集了
国内外商品贸易流，通过溢出效应拉动城镇发展。另一方面，相邻的朝鲜开放程度低，
俄罗斯人口稀少，临近国家的边境市场贸易有限，市场力对东北边境县域的贡献力较
小。另外，随着东北地区的传统机械设备制造业渐渐衰弱、新兴产业竞争力不足，产业
力不能为城镇发展提供有效动力。

北部边境的城镇化，交通力、市场力、行政力、社会力和自然力均有显著作用，产
业力相对较弱。市场力和交通力的贡献最大，因为二连浩特、满洲里等边境经济合作区
和边境口岸在连接欧亚通道中（例如中蒙俄经济走廊）占有重要的地位，市场力和交通
力均较强，能有效推动地方城市发展。

西北边境的城镇化，产业力、交通力、自然力、行政力和市场力均有显著作用，社
会力相对较弱。产业力和交通力的贡献最大，主要因为西北边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多
条国际经济走廊的交通枢纽地区，霍尔果斯、博乐（阿拉山口）、塔城等对外开放重要口
岸提升地区的交通地位，也增强了地方与国际、国内的连通性，能有效促进城镇化发
展。同时，西北边境地区还有可可托海（富蕴）、喀纳斯（哈巴河）等5A级景区，加上
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和跨境旅游的开发，旅游业发展态势较好，有效促进城镇化发展。

注：对角线数值为各驱动力单独的解释力度(q统计量)，非对角线数值为两个驱动力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度(q统计量)。

图6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交互探测结果
Fig. 6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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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边境的城镇化，自然力、社会力和市场力有显著作用，交通力和行政力较显
著，产业力和自然力的作用不显著；但相比其他边境地区，除自然力外，这些驱动力的
作用都相对较小。西藏边境与毗邻国家有喜马拉雅山脉阻隔，自然条件恶劣、人口规模
小、交通不完善、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各项驱动力的强度偏弱。大部分西藏边境县域尚
未培育出能有效带动城镇化的驱动力，是该区域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均持续偏低的原因。

西南边境的城镇化，六大驱动力均有显著作用，市场力和行政力的贡献最大，其次
是社会力和交通力，产业力和自然力相对较小。因为西南边境有瑞丽、勐腊、东兴、凭
祥等多个边境经济合作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等，国
家政策倾斜和地方财政投入为该地区城镇发展提供了有效支撑；且西南边境面向东南亚
广阔的国际市场、对外开放条件好，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走廊的建设也提升了西南
边境的国内国际交通网络连通性，促进商品和资金流通，扩大了口岸所在城市的市场及
腹地范围。另外，西南边境的地形相对平坦，与毗邻国家有怒江、澜沧江等河道连通，
东南亚国家人口密度大，跨境民族占少数民族的比例高[40]，便于双边居民的文化交流和
经贸往来。这些市场、行政、社会、经济条件对西南边境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推动，
促使其成为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区域。

综合来看，交通力在除西藏边境外的城镇化过程中均有重要作用，行政力、社会力
和市场力在北部和西南边境城镇化发挥较重要的作用，自然力在东北和西藏边境城镇化
发挥重要作用，产业力仅在西北边境的城镇化发挥较重要的作用。可见，交通力是边境
地区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边境县域通过开放口岸、建设陆路通道中的重要节点可以实
现交通网络的对内连通和向外延伸，在要素流通和集聚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从而促进
城市发展。行政力对边境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地方财政支出较高边境地区的行政力
作用稍强。社会力和市场力在边境地区城镇化的作用与其临近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相
关，与毗邻国家社会文化经贸往来密切的边境地区，其社会力、市场力的作用较强。作
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北边境和城市化水平最低的西藏边境，不同
的自然条件分别产生了不同的城镇化结果。由于大部分边境地区产业发展水平均较落
后，产业力的重要性偏低。

交互探测分析结果显示（图7）：① 东北边境的驱动力交互作用对城镇化率的解释力
为非线性加强。其中，自然力—市场力、自然力—行政力、产业力—交通力、行政力—
市场力、行政力—产业力交互后的解释力增长明显。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市场力与行
政力的发挥。东北边境的工业发展基础较好，交通建设与产业发展相适应，能有效促进
城市发展；另外，东北边境的政策和财政支出与市场扩张、产业发展相适应，能有效推
动城镇化进程。② 北部边境的驱动力交互作用对城镇化率的解释力大部分为非线性加强
效果。其中，产业力—交通力交互后的解释力增长明显，因为北部边境有一定工业基
础，地方原料加工及其相应的后续产品能在交通支撑下流通，从而一起推进城市发展。
③ 西北边境地区的市场力—交通力交互后的解释力增长明显，其次是行政力—市场力。
因为西北边境的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口岸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国际经
济走廊的重要节点，直接连接中亚及欧洲市场，较大的市场规模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之间
相互促进，共同提升地方城镇化水平。另外，边境经济合作区、综合保税区、跨境经济
合作区等政策有利于扩大市场规模、提高地区的市场力，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④ 西
藏边境的驱动力交互作用后解释力度得到明显加强。其中，自然力—市场力交互后解释
力大幅增长，行政力—市场力增长幅度次之，说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对西藏边
境地区的市场范围扩张起到了较强的负向影响，行政力对城镇化的直接驱动作用虽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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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其通过扩大市场潜力，间接推动了城镇化进程。⑤ 西南边境的驱动力交互作用加
强效果略低于其他地区，自然力—社会力、自然力—产业力、自然力—行政力交互后的
解释力增幅较大。自然力对西南边境城镇化的解释力虽较弱，但却是边境人口分布与流
动、政策实施效果的基本影响因素，其与社会力和行政力一起的解释力更强。

注：对角线数值为各驱动力单独的解释力度(q统计量)，非对角线数值为两个驱动力交互作用后的解释力度(q统计量)。

图7 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驱动力交互探测结果
Fig. 7 Interactive detection results of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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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驱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加强作用，以非线性加强为
主、部分双线性加强。自然力的交互作用最强，除西北边境地区外，自然力与其他驱动
力之间均是交互作用更强的非线性加强。这表明基础自然环境仍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
的基础要素。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深入解析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① 2000—2015年中国边境地区城镇化水平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可
见边境地区面临着城镇化发展滞后、动力不足的困境，部分边境县域甚至面临人口流失
问题。② 同期，边境地区的城镇化空间差异有较明显缩小，CV 值从 0.713 下降到
0.520。从具体区域看，西北、西南边境的城镇化水平偏低、城镇化增速较快；西藏边境
的城镇化水平最低、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东北、北部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稍高、但城
镇化速度缓慢甚至停滞。③ 交通力和产业力对边境地区城镇化贡献最大，市场力作用较
小，各种驱动力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加强作用。④ 西北、西南边境分别形成了以产业力
和交通力、市场力和行政力为主要驱动力的城镇化发展机制；西藏边境的自然、社会、
经济条件薄弱，尚未形成具有较强贡献作用的城镇化驱动力；东北、北部边境的交通力
对城镇化贡献较大，与市场、产业的交互增强效果明显。
6.2 讨论

已有研究认为东部地区城镇化的主要驱动力包括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外来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人口规模、政策导向、区位条件、技术创新等因素影响[41-42]。与东部地区
不同，边境地区受其自然环境、交通条件和地缘经济环境的影响，在对外开放中处于较
边缘的位置。因此边境地区城镇化主要驱动力为交通力，尤其是城镇化基础较好的西北
和北部边境地区；因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改善边境地区相对边缘的地位，有效服务于
城镇化的过程，提高要素的流动性，促进要素和人口的集聚。市场力在推动边境地区城
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小，仅在北部、西南边境等邻国市场条件较好的区域才有较明显
驱动作用。此外，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驱动力存在正向交互作用，表明边境地区城镇化的
驱动力之间存在典型的“木桶效应”，即任意因素的改变均可能影响城镇化速度。可见，
在未来边境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应综合考虑多项驱动机制的协调，结合当地的产业基
础、地缘环境和自然环境等，选择适当发展模式。

对东北、北部边境等城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建议在已有边境口岸和跨境贸易
基础上，进一步给予地方边境贸易的税费优惠政策，增设边民互市贸易区、边境经济合
作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特殊功能平台，积极培育边境地区的市场环境，推动交通
力、市场力、行政力等多驱动力交互作用，共同推动这些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对西
北、西南边境等城镇化水平稍低、但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政策和市场条件较好，建议
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进一步推进跨境运输通道建设，加强边境地区与国内腹地、
国外市场的联系，增强交通力与已有产业力、市场力的交互作用，推进其城镇化发展。
西藏边境由于资源缺乏、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通达性差，建议进一步提高边民补贴额
度，加强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阻止边境地区人口
流失，争取在行政力主导下，结合以边境旅游为主的产业力、社会力等共同推动其城镇
化发展。

1613



地 理 学 报 75卷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Song Zhouying, Che Shuyun, Wang Jiao'e, et al.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s of border ports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5): 589-597. [宋周莺, 车姝韵, 王姣娥, 等. 中国沿边口岸的时空格局及功能模式. 地

理科学进展, 2015, 34(5): 589-597.]

[ 2 ] Chen A.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the case of Fujian Province. Modern China, 2016, 32(1): 99-130.

[ 3 ] Chen Zhongnuan, Gao Quan, Wang Shuai.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ce

in provincial level.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6): 54-59. [陈忠暖, 高权, 王帅. 中国省际城镇化综合水平及其空

间分异. 经济地理, 2014, 34(6): 54-59.]

[ 4 ] Sun Dongqi, Chen Mingxing, Chen Yufu. China's new- type urbanization and investment demand prediction analysis,

2015-2030.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6): 1025-1044. [孙东琪, 陈明星, 陈玉福, 等. 2015—2030年中国新型

城镇化发展及其资金需求预测. 地理学报, 2016, 71(6): 1025-1044.]

[ 5 ] Wang Yang, Fang Chuanglin, Wang Zhenbo. The study 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urbanization division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7): 1305-1316. [王洋, 方创琳, 王振波. 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

的综合评价及类型区划分. 地理研究, 2012, 31(7): 1305-1316.]

[ 6 ] Xue Desheng, Zeng Xuanjun. Evalu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quality and analysis of its spatial patter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modern life index.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2): 194-204. [薛德升, 曾献君. 中国

人口城镇化质量评价及省际差异分析. 地理学报, 2016, 71(2): 194-204.]

[ 7 ] Chen Mingxing, Lu Dadao, Zhang Hu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the driving factor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387-398. [陈明星, 陆大道, 张华. 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其动力因子分析.

地理学报, 2009, 64(4): 387-398.]

[ 8 ] Liu Yansui, Yang Re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county urbaniza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8): 1011-1020. [刘彦随, 杨忍.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地理学报,

2012, 67(8): 1011-1020.]

[ 9 ] Wang Jiankang, Gu Guofeng, Yao Li, et al. Analysis of new urbanization's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36(1): 63-71. [王建康, 谷国锋, 姚丽, 等.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

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地理科学, 2016, 36(1): 63-71.]

[10] Gao Jinlong, Bao Jingwei, Liu Yansui, et al. Regional disparity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2000-2015.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2): 2329-2344. [高金龙, 包菁薇, 刘彦随, 等. 中国

县域土地城镇化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 2018, 73(12): 2329-2344.]

[11] Wu Yifan, Liu Yansui, Li Yurui.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of demographic-landscape urbanization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1865-1879. [吴一凡, 刘彦随, 李裕瑞. 中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时空

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地理学报, 2018, 73(10): 1865-1879.]

[12] Li Hong, Zhang Jun, Ou Xiaojing.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county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in

border province: A case study of Guangxi. Tropical Geography, 2017, 37(2): 163-173. [李红, 张珺, 欧晓静. 边境省区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变及机制分析: 以广西为例. 热带地理, 2017, 37(2): 163-173.]

[13] Zhou Wenting, Liu Yungang, Wu Yinshan. Border space construc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based o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 case study of Chung Ying Street are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1): 2288-

2304. [周雯婷, 刘云刚, 吴寅姗. 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跨境生活空间形成: 以中英街地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18, 37

(11): 2288-2304.]

[14] Huang Jianying.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border minority county economy.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2010(4): 42-47. [黄健英. 边境少数民族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0(4): 42-47.]

[15] Rumley D, Minghi J. The Geography of Border Landscapes. London: Routledge, 1991.

[16] Li Cansong, Hu Zhiding, Ge Yuejing, et al. Progress of foreign political geography in border security studies. Tropical

Geography, 2014, 34(4): 454-462. [李灿松, 胡志丁, 葛岳静, 等. 当前国外政治地理学边境安全研究进展. 热带地理,

2014, 34(4): 454-462.]

[17] Wang Jiao'e, Jiao Jingjuan, Ma Li. An organizational model and border port hinterlands for the China-Europe Railway

Expres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8, 28(9): 1275-1287.

[18] Brunet-Jailly E. Theorizing border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Geopolitics, 2005, 10(4): 633-649.

[19] Tang Jianzhong, Zhang Bing, Chen Ying. The boundary effect and cross-border sub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East Asia. Human Geography, 2002, 17(1): 8-12. [汤建中, 张兵, 陈瑛. 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

域模式: 以东亚地区为例. 人文地理, 2002, 17(1): 8-12.]

[20] Su X B. From frontier to bridgehead: Cross-border regions and the experience of Yunna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7(4): 1213-1232.

1614



8期 宋周莺 等：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格局及其驱动力

[21] Hu Zhiding, Luo Huasong, Li Cansong, et al. Triple functions of country border and its concerning optimized

combin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al security. Human Geography, 2012, 27(3): 73-77. [胡志丁, 骆华松, 李

灿松, 等. 地缘安全视角下国家边界的“三重功能”及其优化组合. 人文地理, 2012, 27(3): 73-77.]

[22] Song T, Cheng Y, Liu W D, et al. Spatial difference and mechanisms of influence of geo-economy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7, 27(12): 1463-1480.

[23] Mao Hanying.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situation around and China's strateg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3, 33

(3): 289-302. [毛汉英.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3(3): 289-302.]

[24] Ma Yong. Elemen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selec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al patterns in the border areas. N.W.

Ethno-National Studies, 2003, 37(2): 98-106. [马勇. 浅议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模式选择. 西北民族研究, 2003, 37(2):

98-106.]

[25] Li Yanqin, Shu Sheng. Focus on frontier research in China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m.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3): 407-421. [李燕琴, 束晟. 聚焦旅游视域下的中国边疆研究. 地理研究, 2015, 34(3): 407-421.]

[26] Zhong Linsheng, Zhang Shengrui, Shi Yuqin, et al.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of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Resources Science, 2014, 36(6): 1117-1124. [钟林生, 张生瑞, 时雨晴, 等. 中国陆地边境县域旅游资源特征

评价及其开发策略. 资源科学, 2014, 36(6): 1117-1124.]

[27] Qiu Yunzhi. Study on tourism urbanization in minority areas. 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2005(10): 32-34. [邱云志. 少数民族区域旅游城镇化研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

社科版), 2005(10): 32-34.]

[28] Fang Y P, Fan J, Shen M Y, et al. Gradient effect on farmers' income in the mountain areas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the upper reach of Minjiang River, China.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2, 9(6): 869-878.

[29] Lin G C.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change of Chinese cities: A contextual and geographic analysis. Cities, 2002, 19(5):

299-316.

[30] Cao Guangzhong, Liu Tao. Rising role of inland regions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new trend and

its explan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12): 1631-1643. [曹广忠, 刘涛. 中国城镇化地区贡献的内陆化演

变与解释: 基于1982—2008年省区数据的分析.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631-1643.]

[31] Demurger S, Sachs J D, Woo W T, et al.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s of location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Being in the right place and having the right incentiv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4):

444-465.

[32] Li Guangdong, Fang Chuanglin. Quantitative measure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land intensive use in China at the

county level.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12): 1739-1752. [李广东, 方创琳. 中国县域国土空间集约利用计量

测度与影响机理. 地理学报, 2014, 69(12): 1739-1752.]

[33] Kelejian H, Tavlas G S, Petroulas P. In the neighborhood: The trade effects of the Euro in a spatial framework.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2, 42(1-2): 314-322.

[34] Shen L, Cheng S K, Gunson A J, et al. Urbaniz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utilization of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 Cities, 2005, 22(4): 287-302.

[35] Zhai Shunhe, Guo Wenjiong, Jing Puqiu. Driving forc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c orient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resource-based areas: A case of study of Shanxi Province.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0, 34(9): 67-72. [翟顺河, 郭文炯,

景普秋. 资源型区域城镇化动力、特征与战略取向: 基于山西的实证. 城市规划, 2010, 34(9): 67-72.]

[36] Yao Shimou, Wang Chen, Zhang Luocheng, et 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 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of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8, 27(3): 94-100. [姚士谋, 王辰, 张落成, 等. 我国资源环境对城

镇化问题的影响因素.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3): 94-100.]

[37] Ji Xiaofeng, Jiang Li, Chen Fang. Spatio- temporal cooperative evolution analysis of transportation superiority and

county urbanization in Yunnan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12): 1875-1884. [戢晓峰, 姜莉, 陈方.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地理科学, 2017, 37(12): 1875-1884.]

[38] Wang Fahui, Jin Fengjun, Zeng Guang. Geographic patterns of air passenger transport i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3, 23(5): 519-525. [王法辉, 金凤君, 曾光. 中国航空客运网络的空间演化模式研究. 地理科学, 2003, 23

(5): 519-525.]

[39] Wang J F, Li H X, George C, et al. Geographical detectors base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neural

tube defects study of the Heshun regio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010, 24(1):

107-127.

[40] Yang Guocai, Shi Yuqiao. Marriages at the bordering countries and its prospect. Journal of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2015(3): 118-125. [杨国才, 施玉桥. 边境跨国婚姻的研究与展望.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615



地 理 学 报 75卷

版), 2015(3): 118-125.]

[41] Xue Fengxuan, Yang Chun. Exo-urbanization: The case of the Zhujiang River Del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7, 52

(3): 193-206. [薛凤旋, 杨春. 外资: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 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 地理学报, 1997, 52(3): 193-

206.]

[42] Zhou Chunshan, Wang Yuqu, Xu Qiying, et al. The new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45-63. [周春山, 王宇渠, 徐期莹, 等. 珠三角城镇化新进程. 地理研究, 2019, 38(1): 45-63.]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s border areas

SONG Zhouying1, 2, ZHU Qiaoling1, 2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Border are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ateway for inland opening- up, but also an
critical part in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and optimizing national urban
spatial pattern in China. Due to the location, natural resources endowment, and traffic
accessibility, the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low in border areas. Therefore, border
area is a special area that should be given close attention, especial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gram. Based on
the county-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in 134 border counties, and applies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method to study
the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00 to
2015, urbanization rate in border areas was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gap was
widening. Some border counties in southern Xinjiang, Tibet, northeast of Inner Mongolia, and
Yunnan, are even fac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loss. (2) In the same period,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s is low, but it grows relatively fast compared
with other border counties; urbanization rate in Tibetan border area is the lowest and grows
relatively slowly;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areas is slightly
higher, but it grows slowly or even stagnates. (3)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ar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of urbanization in border areas, while the driving forces of market is relatively
weak. And there are obvious mutual reinforcements among the driving forces, while the effort
of resource force increases obviously after interaction. (4) Urbanization rate in the north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border areas grows relatively fast, with industrial power and transportation
power, market power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Tibetan border area
has the lowest urbanization rate and growth rate, as the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with
strong contribution has not yet formed in Tibet. In the northeastern and northern border areas,
the contribution of transportation power to urbanization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other force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market and industry has obvious effects on urbanization.
Keywords: border area; urbanization; spatio-temporal pattern; driving for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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